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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确立了 “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方

法，能够为读者提供更为准确、更为开阔

的视野，能够助力读者洞穿问题的本质、

把握成功先机” 的宗旨， 构建了四章内

容。 读者欲立身处世，成就一番大事业，理应阅读本书阐述的思

维方式，以科学、有价值、应变的思维，不断完善思维方式，促使

志向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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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亲者讳
———纪念张人希先生百年诞辰

■包立民

张人希先生是厦门著名篆刻书画家，

也是我的忘年交老友。 2008 年 7 月，他病

逝于厦门，享年九十。 病逝前，得识其外孙

女林竹青。 为祝贺外公的 90 寿庆，林竹青

编撰了 30 万字的 《张人希的艺事与生

平》，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书已付印，却

传来人希翁病重消息。 为此我给她写了一

篇《遥怀张人希道长》的长信，以信代文，

记述了我们 20 年鸿雁传书、 心心相知的

情谊，寄给了林竹青女士，请她代传病中

的人希翁。 本以为我与人希翁的情缘已

了，孰知事有不然。

今年初，林竹青从新加坡来电 ，谓她

写的《我的外公张人希》传记增补稿已完

成。 据我所知，林女士在新加坡是一位事

业有成的商人。 如果从祖孙两代情谊来

说， 她编撰了 30 万字的外祖父的生平艺

术，图文并茂，装帧精美，情谊足矣，为什

么还要再接再厉，继续广搜素材，自讨苦

吃，补写《我的外公张人希》传记？

原来，张人希去世前夕，她突然从《厦

门晚报》一位编辑口中获悉，人希翁晚年曾

为弘一法师的观音册页赝品题写过鉴真评

语，并为罗汉册页中的一批弘一大师假画，

撰写了他生平惟一的鉴定序言， 时在 2004

年 10月 25日（见陈星的《弘一大师罗汉画

集》杭州西冷印社 2004 年 11 月版）。 这件

事，人希翁生前没有告诉她，也就是说，在

写作《张人希的艺事与生平》时，她对此事

一无所知。 人希翁并不是鉴定家，也从未以

鉴定名世营利，为什么要在耄耋之年，为这

些假画作鉴真，并为之作序？ 是老糊涂了，

还是另有隐情？ 他也是厦门美术界的一位

著名人士，此事关乎他的名节，决非等闲小

事。 竹青考虑再三，决定增补一章，追本求

源，多方采访知情人，要还假画案事件一个

真相。 说来也巧，当年，人希翁曾写信告诉

过我有关为弘一罗汉像鉴定作序事， 我曾

信告有弘一假画甚多，要防假，要谨慎。 因

此也可算是半个知情人。

事情要从 2004 年 3 月我收到人希翁

的一封信说起，在这封信中，他告诉我，最

近正在为一批弘一大师的罗汉像藏品鉴

定写序。 信中还附入有关弘一罗汉像册页

剪报。 看完他的信件，我不由得联想起年

前 10 月，在杭州《文化交流》杂志上，看到

过一篇介绍“雨夜楼”藏李叔同数十幅油

画、水墨画的报道，我曾将这期图文，请正

回乡（诸暨）探亲的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

何浩天先生过目，何院长细看后笑曰：“没

有听说弘一大师还留有这么多的油画遗

作，细看作品靠不住，恐是伪作。 ”果然，

“雨夜楼”藏画炒作骗局告破，很快就偃旗

息鼓。 殷鉴不远，我马上给人希翁回信道：

“道长为人所骗了。 弘一出家后，从未听说

他重操画笔之事，更何况是偌多罗汉观音

像。 柯文辉是明白人（他是弘一法师的研

究者，写过《旷世凡夫———弘一大传》），对

此他一清二楚。 为什么他要把这个鉴定真

伪的球踢给您？ 他明知弘一仅存两幅早年

出家前的油画真迹，从未有罗汉观音像的

记载， 他也明知您与弘一也仅有一面之

缘， 更未见到弘一其他罗汉观音真迹，为

什么偏要把您推到第一线当场辨别真伪？

他的用意可能是要抬举先生，抬举您为弘

一存世弟子，可是这种抬举正是一个陷阱

呵！ 您老言之凿凿的弘一真迹，万一是伪

作，岂不是在世人面前大跌眼镜？！ 文辉误

人，文辉误您，这是我阅信后，要为您长叹

的！ 当今艺术市场造假成风，去年杭州报

载，发现弘一早期一大批油画原作，是媒

体炒作的一大骗局。 ”为怕人希翁不信，4

月 2 日，我又追信告他：“关于鉴定事，因不

是当行， 又与自己关系不大且藏家来历不

清，可采取三缄其口。 柯文辉处我也通了电

话，他也说看不准，可能是赝品。 ”

自 3 月 23 至 4 月 2 日， 十天之内，我

给人希翁连发了两信， 其间还与同在北京

的介绍鉴定人柯文辉通电询问了实情，意

在劝他不要轻易鉴定写序。 本以为此事可

了了，他也许会中止鉴定，就没有再过问。

前面所说自己是半个知情人，也就是说，只

知其起因，而不知后果。 后果是读了竹青女

士的《还事件一个真相》后，才真相大白的。

竹青女士续写《我的外公张人希》，本

意是充实《张人希的艺事与生平》，让自学

成才、 自立自强的外公形象丰满起来，孰

知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传出了外公误信

了柯文辉的介绍，看走了眼，为弘一大师

的一批假画鉴真写序之事。 此事关乎外公

名节，怎么办？ 一是佯作不知，不着笔墨；

二是为外公辩， 把责任推到介绍人身上；

三是追本溯源，还事件一个真相，不为亲

者讳。 好个林竹青，在真理与亲情面前，毅

然选择了真理，写了《还事件一个真相 》，

把“我所知道的弘一大师假画案鉴定经过

及疑问”补入传中，结集出版。 “外公是个

清高而自律的人， 性格刚正不阿。 然而，

2006 年下半年，时 89 虚龄的他，对到访的

广州原花城出版社总编苏晨老先生说 ：

‘我的鉴定看来是错了， 虽然开始也觉得

怀疑，但碍于情面，所以做了真迹鉴定，并

写了序言。 ’”由此可见，人希翁生前已发

现画有问题，“但碍于情面”未能认错。 而

今他的外孙女“不碍情面”， 不为亲者讳，

把这件假画案的真相告诉读者。 以此来纪

念她外公的百年诞辰，我相信老友人希翁

一定也会肯首含笑九泉！

高若海的美学寻踪
■吴中杰

高若海兄于上世纪 60 年代

中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留

系执教了一段时期，到得 70 年代

末， 才转到哲学系从事美学教学

和研究工作。新闻学和美学，虽然

同属文科，都以文字来表达自己

的研究成果， 但差距还是很大。

新闻工作关心的是时事，以报道

和时评写作为主，而美学则探寻

生活和艺术中美的因素，所写的

是理论和鉴赏文字，完全是两副

笔墨。

但高若海兄很快就适应了这

种研究对象和文笔的转换， 工作

做得很切实。 上世纪 80 年代，就

在《复旦学报》和《美学与艺术评

论》等刊物上发表美学论文，我看

后觉得质量很高， 不是感想式文

字，不是泛泛之谈，而是经过深入

研究后的论说，资料丰富，说理透

彻。 90 年代我与一批博士生一起

研究中国古代审美文化， 就请若

海兄做副导师， 一起来指导博士

生做研究工作。 他也愉快地接受

了邀请， 只是那时他升任了复旦

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工作十分繁

忙，只做了一年副导师，就未能继

续下去。

大学出版社自从企业化之

后，要应付各方面的关系，领导人

并不好当。 他们一面要与众多作

者联络感情， 便于将好的稿件组

织过来； 另一面还要与书商洽谈

生意，为了打开书籍的销路，应酬

之多，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若海

兄还想要在这繁忙的生活中挤出

点时间来研究美学， 所以晚上时

间就很少参加聚会。 他的许多美

学论文， 就是利用晚上业余时间

来完成的。 这实在很不容易。

1949 年后，曾经出现过两次

美学热：第一次是在 1956 年中央

提出“双百方针”之后；第二次是

在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 但这

两次美学热的兴起， 原因有所不

同，因而内容也就有点两样。

第一次美学热， 是中宣部为

贯彻 “双百方针” 而有意抓的试

点，既要有所争鸣，又不能触及文

艺现状， 所以讨论局限在美的本

质方面，有美在主观派，有美在客

观派，有美在主客观统一派，还有

强调美的客观性在于社会性的。

一时间争论得甚为激烈， 却因为

并不触及现实文艺问题， 所以有

点悬空的感觉。但也正因为如此，

虽然偶有帽子飞出， 结果都还相

安无事。

第二次美学热， 是群众自发

产生的， 原因是对文化禁锢主义

的反拨。因为没有人为的调控，所

以谈得相当自由 ， 但也相当泛

滥。 有些人为了赶时髦，凑热闹，

什么都往美学上扯， 一时间，美

学成为显学。 但正如钱锺书先生

所说：一为显学，便为俗学。 美学

与非美学的界限也渐渐模糊起

来，反而失却了美学。 当然，这段

时期， 也有一些认真的美学著作

出版， 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起

了推动作用。

高若海兄正是在第二次美学

热兴起之时， 从新闻学转向美学

研究的。 但他并没有受“俗学”的

影响，不写那种泛美学的文章，却

是沉下心来认真研究；而且，也不

像有些学者那样， 动不动就写美

学史、美学通论，而是从一些专书

研究和专题研究开始。专书研究，

如《〈考工记〉与美学》《〈周易〉美

学思想的历史地位》，还有一些画

论的提要；专题研究，如对虚白、

喜剧、滑稽、幽默、讽刺、怪诞、阳

刚、 阴柔、 节奏等范畴的专文论

述，都很有质量。而无论是专书研

究还是专题研究， 他的文章都呈

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逻辑

与历史的结合。 他在谈历史著作

时， 总能提出一些理论问题来探

讨，而在分析范畴时，却很注意到

这个范畴的历史内涵和演变情

况。 史中有论，论中有史，史论结

合，是研究美学，也是研究一切学

问的好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显

然受惠于马克思和黑格尔， 这与

他从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和黑格尔的《美学》入手

进行研究有关， 这就是所谓取法

乎上也。

此外，他还为《哲学大辞典·

美学卷》 写了 《中国美学大事年

表》，这是从事美学史研究的基础

工作，不可缺失，却是很少有人肯

去做的。

若海兄的研究， 以中国古典

美学为主，同时也涉及西方美学，

《十九世纪英法美学概览》就写得

很有功力。几篇范畴论，也是从中

西结合的观点来论述的。 生也有

涯，知也无涯，学术研究当然要有

重点，世上通才毕竟甚少，我辈常

人，能做好一件工作就很不错了。

但视野必须开阔， 如果没有世界

眼光， 那么中国美学史也是研究

不好的。

美学史、 美学通论是宏观研

究，专题和专书论述是微观研究。

必须有扎实的微观研究， 才能在

这基础上进行宏观研究， 否则就

容易发空论。 因此，相对而言，微

观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 宗白华

先生在美学领域里散步了一辈

子， 写了一些很有见解的中国美

学专论，却没有去写中国美学史，

大概也是不愿发表空论或者人云

亦云的缘故； 而有些缺乏微观研

究的基础而匆匆写出的中国美学

史，热闹过一阵子之后，就为人所

忘却，则是一个教训。

若海兄今年七十有余， 已经

退休好几年了。 当官的人在退休

之后常有失落感，这也难怪，落差

太大之故也；但我辈学人，退休之

后却正是做自己所愿做之事的好

时机。若海兄利用退休的岁月，整

理出新著 《美的寻踪》（复旦大学

出版社出版），就是明证。古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今人说，人生七

十小弟弟。 我觉得，古来稀也罢，

小弟弟也罢，只要身体条件许可，

做一点自己感兴趣之事， 其实也

是养生之道。 希望能再读到高若

海兄的美学新作。

《我的外公张人希》

林竹青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张人希


